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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甲骨文研究先驱、民主教育先行者——孙儆》记载：“骑岸镇人
张泽霖，是孙儆先生的学生。他在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时，通过学友陈其
美（南社社员）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中国同盟会。
1911年11月，他闻国内革命爆发，毅然弃学回国，辅佐沪军都督陈其美
领导的上海起义。在攻打清政府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他亲自
挥刀上阵与守军展开血战，救出被守军拘押的陈其美；胜利后又成功游
说、劝导江苏督军程德全反正，获任江苏督军府总部参谋；其后又身先士
卒冲锋陷阵，与南京守城清兵展开血战，为攻克南京城立下战功。荣回
通城，任南通警察局警务长。”

从这段记述来看，张泽霖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于革命结束后
荣回故里，任职警务长。事实上，辛亥革命（10月10日）爆发前，他已在
南通任职，而且清末民初当地腐败现象尤为严重，与其脱不了干系。辛
亥年三月二十二日，《时报》刊出《南通州腐败之种种》。据此，张泽霖当
时已经接任南通警务长一职。在他的管理下，南通警察局比以前更加腐
败。张泽霖撤去分局，导致岗位减少，以至深夜没有警察巡逻。南通西
门的商户十分担忧，陆续罢捐，准备自组队伍，保护商家。张泽霖到任不
至半月，处处抓人，拘留所中的犯人，已经人满为患。狱中还时不时传出
犯人被打的声音。小偷被押到街上示众，犯下刑事案件的犯人，约有四
五个，都要缴罚金，少则十元八元，多则百元。这些罚金，并未记入公家
账本，悉数为官员贪污。张泽霖有个手下——湖北人周某任侦探长。
他任意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抓人。有一位裁判员孟梅，多次指出张泽霖
违法。两人还多次发生冲突。某日，有人私自押解三人至局内拘留所，
张泽霖居然毫不知情，偶然被人发现。经过调查，三人是无辜的，才被
释放。

此外，清末许多人吸食鸦片，在南通及其周边地区也是如此。南通
鸦片销售当时十分猖狂，禁烟活动形同虚设。烟商毫无畏惧，肆意妄
为。他们将鸦片分为小包出售或批发到南通各乡镇，又或周边如皋等
地。他们居然还在烟馆中光明正大地开设赌场，不少学界、商界人士都
在此下水。

从警局办公受贿敲诈，到烟民公开赌博，无不说明当时之腐败。尤
其是张泽霖的生平令后人警醒。他本是一位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却因
为腐败、无能，而为后人所耻。

辛亥革命功臣
腐败警示录

□白本 丛樾

如皋原有两个马塘：东马塘和西马塘，东西相望，相隔近八十里。
1945年秋，如东从如皋分离独立建县后，东马塘成为掘港西部名镇。西
马塘在如城东南，距如城二十余里，又称为南马塘。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文天祥《指南录》有载，从京口（镇江）脱险
后，经真州（仪征）、泰州、海安、如皋至通州石港，后从石港经扬子江入
海。文天祥从如皋到通州，乘船沿龙游河、古运盐河前行，途经宋家林至
马塘，作诗《行马塘》：孤舟渐渐脱长淮，星斗当空月照怀。今夜分明是海
角，未应便道是天涯。诗中的马塘是如东的东马塘，而宋家林是如今皋南
老村宋家桥，龙游河与大明河交汇之处，有一转水墩，四面环水，文天祥在
此也写下《宋家林》诗二首。宋家桥离西马塘仅七八里远。虽然文天祥的
行程与西马塘擦肩而过，但也是遥遥在望。

南马塘处于如皋中部，历史上江海交汇之处。如皋博物馆藏麋鹿角，
便出土于马塘东北肖陆村附近，据测定已有1700年历史，与如皋建邑时
间相近。可见贾大夫之后1000多年，当年的马塘，依旧是英雄携美射雉
驰猎的好地方。

马塘得名，传说有三四个版本，比较可信的有两说。一种说法是：明
代一将领从此经过，战马累死，挖塘深埋此地，当地人称为马塘；另一说
法：此地有一水塘，曾有军队经过，在水塘边休憩，战马饮水洗澡，称为马
塘。据如东县马塘镇修志办公室编著的《马塘镇志》所载，东马塘的地名
由来与西马塘两说也类似。如东海滩水草丰美，明代曾设有督马官，令当
地居民养马上交。20世纪80年代修建镇影剧院时，地下出土了不少马
匹遗骸，东马塘为埋马之塘。明代南通地区沿海倭寇猖獗，地名由来或许
都与抗倭有关。马塘的得名如在明代，马塘老街的形成可能在明末清初，
或者更晚一些。

查阅道光五年（1825年）九月所绘《如皋县四境图》，南马塘地名赫然
在目，同一界格内还有明家庵与阮家庄。界格五里见方，对角斜线七里，
地图标注的位置与距离基本是准确的。此图标注的都是当时较大的村
庄，如马塘西北面的仇家庄、西南边左官庄，可见南马塘当时已是初具规
模的老村，推测处于马塘乡西南的马塘老街，当时已经形成。

据白蒲文化老人刘政先生、曾在马中任教的仇坚老师所忆：马塘老街
东西走向，街长350多米，西边起点与中间有一小段曲折的斜弯，如同一
把打开的折尺。老街碎砖细石子铺路，两边是民居和店铺，青砖黛瓦，古
意盎然。商铺大多集中在街道北侧，坐北朝南，阳光充沛。街道南边以居
民为主，也有零星的店铺。东街过了折尺的拐弯处，有向南向北两个路
口，街道南北店铺密集，大有《清明上河图》天桥段的繁华盛况。向南的李
耀南洋百货店，字号“天成”，门口一泓碧水，便是传说中的战马洗澡的大
水塘。

老街的店铺除南洋百货店外，还有丁帮泰杂货店。自西向东，西首南
边邹姓木车行，制作销售当地民间广泛使用的独轮雷篷车。另有冯根友
自行车修理部，冯老板原在部队军工厂修理枪械，高级钳工，专做枪械击
发顶针，铁件淬火技艺精湛，退伍还乡后修车，自然是小菜一碟。后人从
事汽车模具行业，后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可见家族基因传承之强大。
理发店有四五家，金银店四家，宋俊义、王银寿、丁帮贵等都是制作、修
补金银首饰的高手，深得农民信赖。除此之外，面店计有四五家，弹棉
花店两家，裁缝店两家，烧饼包子铺一家，药店、诊所一家，照相馆一家，
短短数百米，可谓商贾云集，店铺鳞次栉比，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俱全，
一派繁荣景象。

除店铺每天正常营业外，东街的早市也是热闹非凡。马塘老街在马
塘乡的西南隅，和白蒲区所辖的花园乡、磨头区所辖的桃园乡相邻，地处
三区交界处。它北距如城近30里，南距白蒲近30里，东距丁堰镇20多
里，西距磨头近20里，俗称“四不靠”，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小镇却
商业兴旺，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为方圆十里的物资集散中心。

马塘街南一里，有马塘庵，又叫明觉寺，道光版地图标为明家庵，始建
于明朝，有近六百年历史。马塘庵占地近两亩，坐北朝南，一进三堂，庙宇
高大，四边沟河及池塘环绕，双码头进入庙门。庙东南角有一土地庙，供
奉土地公公。庵北东西两角、庵前东南角分别有三棵大银杏树，庵西北角
一棵最大，直径近二米。当时香火鼎盛，钟磬悠扬，善男信女往来不绝。
抗日期间，马塘庵成为日军据点，新四军深夜放火烧庵，大火烧了大半夜，
凌晨方熄，数百年古寺化为灰烬。土地庙上世纪70年代拆去，砖瓦木料
再利用于修建，土地庙遗址至今犹存。

上世纪70年代，全国大兴水利，马塘老街西人工挑挖一条南北走向
的杨马河，南接东司马港，北接杨花桥。80年代，沿杨马河筑了一条沙面
公路，各路商店纷纷从老马塘镇迁至公路两边，形成新的沿河农村商业集
居地，老街渐渐荒废。到90年代后期，马塘老街便不复存在了。

马塘老街
□陶建兵

寻访之路，起自抗战老人的真诚托付
自2015年起，为了解中共江北特委

后期活动的一些细节，笔者曾多次拜访
抗战老人、早年的江北特委通讯员张慎
思（1920—2021）。此间，张老经常主动
谈起他在抗战支队政工队海滨工作组及
盐民自卫队时的老战友崔德耀，言语间，
他对崔的人格魅力、军事才能及组织能
力都赞不绝口。因其自1943年起辗转
多地工作，直到1964年转业回通才得知
崔德耀早已牺牲，除了深感痛惜，面对众
说纷纭的牺牲情况，张慎思一直渴望能
找到确切说法。受其托付，笔者就此踏
上了寻访崔德耀牺牲真相的道路。

张慎思，通州刘桥人，在哥哥张慎修
（1908—1944，烈 士 ）、姐 姐 陈 瑛
（1918—2022，开国中将王必成夫人）的
影响下，于1939年1月参加革命。他所
获取的有关崔德耀的牺牲情况有不同的
版本：一是牺牲地有四安、兴仁等说，二
是交战方有羌九与另一支国民党武装之
说。为解开这些谜团，笔者查找了有关
党史资料、方志书籍，并寻访了相关遗
迹，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官方文录，众说纷纭背后的史实疑云
笔者仔细查阅后发现，诸多官方资

料虽对崔德耀牺牲情况有所记载，但内
容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矛盾之处：

1985年《革命英烈传（抗日战争时
期）》：“1946年8月中旬末，……傍晚，
部队准备在陈家酒店（按：四安镇旧称）
宿营，谁知与国民党南通县保安团遭遇，
崔德耀亲自爬在屋顶上，端起机枪向敌
人扫射，谁知一颗罪恶的子弹向他飞来，
崔团长当即中弹牺牲。”

1989年《江海英烈》与1992年《江
苏革命烈士传选编（解放战争时期）》则
记载，1946年“8月，他带领两个连从金
沙出发，赶到林梓、丁堰区执行任务。
任务完成后，立即率队返回，到达陈家
酒店休息。由于国民党保安队羌九部
住宿在那里，双方遭遇后，发生激战。
崔德耀立即指挥部队奋战，把石桥上的
敌人打得狼狈而逃。正当他要乘胜追
击时，不料又有一股敌人从北边冲过
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经抢救
无效，光荣牺牲”。

1993年《江苏革命史词典》：“1946
年8月，（崔德耀）率部同国民党保安队
在陈家酒店发生遭遇战，不幸牺牲。”

1996年《南通县志》有两处记载崔
德耀，综合起来说是他于1946年8月22
日率部去林梓、丁堰执行任务，回师中，
在四安镇休息时猝然遭遇国民党保安
队，战斗中腹部中弹，光荣牺牲。

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战史》一书附录《第三野战军团职以上
干部烈士英名录》记载“1946.8.22，江苏
南通陈家酒店战斗牺牲”。

1999年《南通盐业志》：1947年“夏
率部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陈家酒店休
息，突遭国民党保安队偷袭，反击时中弹

牺牲”。
1999年烈士家乡《邹平通史》：崔德

耀于“1947年夏，在南通县陈家酒店战
斗中壮烈牺牲”。

2000年《南通市军事志》：“1946年
8月，他带领两个连到林梓、丁堰去执行
任务，与国民党保安队羌九部遭遇，在战
斗中牺牲。”

2014年《江苏省革命遗址通览》：
“1947 年夏，崔德耀带领两个连队从
金沙出发，赶赴林梓、丁堰执行任务。
返回途中休息时，遭到国民党保安队
袭击……”

2015年《新四军战史》一书附录《新
四 军 团 职 以 上 烈 士 英 名 录》中 ：

“1946.8.22，江苏南通战斗牺牲”。
此外，在如东县德耀小学校园，有一

座建于1983年的崔德耀烈士纪念亭，亭
中竖碑，碑身背面祭文末句为“1947年
在南通西亭战斗中壮烈牺牲”。

根据以上记载，不仅无法确认其牺
牲地点与交战对象，且在牺牲时间上又
产生了新的疑问，让历史真相变得愈发
扑朔迷离。

民间忆痕，亲历者见闻里的战斗场景
2023年10月5日，在通州四安镇区

的一幢临街小楼里，耳聪目明的吴治中
老人（1935年生）讲述了一段令他终生
难忘的少年经历：

酒店大桥向南到菜市场的这条路，
过去是运盐河的一段河面，我家的油米
店“协泰昌”就位于桥南河西第一埭。店
门前横跨运盐河的是一座四米多宽的东
西洋桥——四安桥，桥身为木制，呈拱
形，中搭是平的。每遇大水，需八个人抬
起中搭桥板下的龙骨，往来于此的大船
才能通行。

我12岁（虚岁，即1946年）那年夏
季的一天上午，一长队新四军从北街走
来，骑马的军官为避免碰到街上商铺的
篷子，也下来步行。队伍从我家油米店
门前向南，到百米外的姜家油榨（后设为
四安镇政府）休息。我当时坐在店铺门
槛上玩耍，没多会儿，一名号兵慢悠悠地
走到四安桥西，也就是我家店面门口的
路上。突然，河东有人向号兵射击，号兵
一转身就向驻地飞奔，听到枪声的警卫
团队伍也迅速从姜家油榨追来。看到大
个子团长带着队伍上桥向东冲去，河东
的人也朝这边打枪，吓得我赶紧躲进屋
子，我娘连门都来不及套上，一把拉着我
藏到了后屋的床背后。同时就听到外面

“噼里啪啦”打了起来。
枪声停下来之后，等到新四军进屋

搜索，我们才从床背后出来。再看桥
东，大个子团长就躺在桥尾子南边的刘
曜西家。

后来听说团长姓崔，而那十几个国
民党兵是下乡巡逻时从河东经过，与新
四军偶然相遇，就有了这场交火。

作为见证者，吴治中老人为还原崔
德耀牺牲经过提供了生动的细节。

除了他时隔近80年的回忆，当年住
在姜家油榨西南约400米处的吴浦云
（1897—1976）对此也曾有记录。现将
其当天的日记择要录之：

（1946年）七月二十六日（按：即公
历8月22日），晴，热

（上午），北邻为打水纠纷约余再去
调解。坐甫定，闻镇上枪声大作，北、东
亦有零星枪声，机枪、盒子（枪），手榴弹
杂投，弹飞声经屋上呼呼然……约二小
时……归而与邻人探问，任三曾参加抬
运（新四军），（任三）来述与伤兵谈话，曾
在如皋打仗。后传闻新四军为南通县警
卫团长一连人（108——原注），由如境
过北东往，死伤者确在十五六人之多，崔
团长亦死于是役。

两天后，吴浦云根据新获取的信息
再次记录：

遇姜有三、姜有田等，日前在镇国共
军遭遇战开战情形闻得确息：县警团近
三百人由丁堰开回，甫抵镇，预备午膳，
忽与国军遇。国军清晨由镇向北，至此
时复南返，近镇时已知（新）四军在镇，而
（新）四军不知也，分两队，一队8人，由
镇中向南冲锋，一由河东向东南而
去……大个子团长拟过大桥东行，中弹
于腹部，死于刘曜西宅内，（警卫团）死伤
共18人之多，国军仅死1人或云未死，
伤1人。市上门、壁、墙垣枪弹如蜂孔，
未伤一人，诚大幸也。

吴浦云的两则日记，不仅补充了诸
多战斗细节，还明确了崔德耀牺牲的时
间与地点，为笔者探寻真相提供了有力
的民间记忆支撑。

敌方记录，历史迷雾之中的真相一角
史学有“孤证不立”之说。笔者经继

续搜寻，又在当年8月24日的《五山日
报》上找到了有关报道：

严中队长于二十二日上午二时率部
搜索清剿……七时三十分，我以任务完
毕，乃循双桥、酒店回防。于距酒店一千
公尺时，获情报匪军三连已占据酒店。
我严中队长歼敌尤切，乃令全队分二队
向该地攻击，旋即冲入洋桥，攻抵十字街
口，展开激烈巷战……（共军）伤亡五十
名以上，内有南通警卫团团长崔云岩一
名，团指导员顾仲忠一名，未名营长一
员。我方阵亡士兵陆金生一名，失踪朱
元正一名。

又讯：南通警卫团……团长、团指、
营长均遭击毙。昨晚于酒店大殓。

9月5日的《五山日报》再次炫耀了
这次“战果”（模糊不清的文字以……代
替），并列出了所谓的我方伤亡人员名
单：“团长崔云岩，科长海山，团政治指导
员仲忠、陈桂棠，排长袁贵等五员……副
团长江庆曾于是役腿部重伤，已经残废
（按：此说明显失实）”，极尽吹嘘之能事。

当年的四安处于国共拉锯地带，两
方摩擦及大小战斗时有发生。就在崔德
耀牺牲前10天即8月12日，县警卫团与
国民党军双方各200多人，曾激战于四

安习家桥南姜家园北。
报纸重在宣传，以“囥精说肥”见长，

故对敌方报道不能直接采信。幸运的
是，经过一番大海捞“珍”，笔者找到了
22日当天的“中统南通县室四安中心组
情报（兴字第四十四号）”。现节录其内
容如下：

今日上午三时，得保安队通知，出发
清剿。……保安队兵力计二中队全部、
三中队一排，分两路包剿。职随第三中
队第一排，由兴地（按：即新地）北绕道韩
家老园、本区（四区）淮东、淮西、谢坝、三
民、横港及四安镇西与北一带清剿，保安
二中队绕六区（按：即石港区）边境及我
虾蟆、韩坝、温桥、淮东、淮西、双桥子、四
安镇等乡，我组派马文龙（乡长）、宋生
（乡长）配合工作。该二中队经过四安镇
时，在该镇发现新四军六七名，当即……
计划包剿四安镇，意图消灭，不料弄巧成
拙，反被匪军（按：指我军）冲击，继被匪
包围，经一小时余猛烈战斗，该中队严中
队长以死突出重围，不能战胜，故下令猛
冲。一分队得合后立即出围，不料又被
切成几段。该中队长这时已与部队脱离
关系，一人逃至我四区阚家庵。至下午
四时，被匪冲散各分队方各自归队。是
役我方死两名，伤五名。匪计死廿一名，
伤不详。获匪步枪三支，失两支，弹药消
耗甚巨。

该情报员当天曾随三中队出发，所
记均为内部资料，可信度较高。据其记
述可知，此次遭遇战纯属偶然，国民党保
安队只从服装判断为新四军，并不清楚
我方武装是县警卫团，当天也不知警卫
团团长在战斗中牺牲。

至此，敌方的这两组史料，纠正了此
前存在的交战方之误。查阅1946年2
月《民国三十五年度南通县保安大队第
二中队考绩表》，确认该“严中队长”为严
俊才，南通人，民国二年生，沪江大学附
属小学毕业，先后担任班、排、连长，时任
第二中队上尉中队长。此外，有旧报报
道羌九接受点验、收编的时间是1946年
9月24日，这一信息也排除了崔德耀牺
牲于同羌九交战的可能。

79年前的那场硝烟虽早已散去，但
当地的一些老人对此仍记忆犹新。今年
2月，笔者陪同如东德耀小学所在地领
导及现、前几任校长踏访旧地，当一些老
人得知来意后，嘴里先是不断念叨着“崔
团长！崔团长！”，接着便情不自禁地打
开了记忆的闸门……

综上，见证者的回忆生动具体，加上
当年的文字记录，终于为我们解开了这
一历史谜团，确认了崔德耀于1946年8
月22日，在陈家酒店街头和南通县保安
队二中队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笔者除
了曾将最初获得的信息告知张慎思老人
外，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现结合后续
获得的档案史料等信息，初成此文，以免
不实内容继续流传，混淆后人。亦在清
明节来临之际，寄托对献身于江海大地
的大个子团长崔德耀等先烈的哀思。

南通县警卫团崔德耀团长牺牲史实探寻
□羌松延

下图左起：崔德耀；1976年美国卫星图上的四安镇区局部（①酒店北街。②酒店东街。③运盐河改道至东侧兴石河后残留在四安镇区的一段河面。④“协泰
昌”油米店大致位置，红圈内为当年的四安桥所在位置，红圈左上方为“小桥”，后改建为现酒店大桥。⑤崔德耀牺牲地。⑥四安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即当年的姜家油
榨。）；解放战争时期南通县警卫团行军中。

崔德耀，又名云岩，1907年生于山东邹平，17岁时南下当兵，后以上海英租界巡捕身份为掩护，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入党。1939年3月，
崔德耀被派至如皋东乡（今如东县），在江北特委领导下组建了南通地区第一支由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盐民自卫队，并担任队长。此后，他在多个重要岗位任
职，于1946年春调任南通县警卫团团长。牺牲后，遗体被运至他视作“第二故乡”的如东苴镇，安葬在苴镇小学，为怀念他，学校也更名为德耀小学。

南通之有会馆，大约始于明朝末
年。会馆是由侨寓南通的官绅及在南通
经商的外省或本省镇江、南京地的商贾
集资购地兴建的，旨在联络乡谊，并给出
门在外的自家“老乡”提供一点食宿上的
方便。中国人一贯以来就对桑梓之地抱
有深厚的感情，当个人在外地功成名就
或发财富家，是不会自私到只顾自家而
忘了家乡的，总会想着为老家人做点事
情，于是“同乡会馆”就应运而生，既睦乡
谊，又通声气，真是何乐而不为哉！

会馆多少，与这一地方的政治、经
济繁荣有关，首善之区、省城、经济商贸
中心这类地方，各地的会馆就必然会有
很多。

南通的会馆最多时有十多家，清末
民初尚有会馆七八处，比较有名的有新

安会馆、京江会馆、江宁会馆、溧水会馆、
山西会馆、江西会馆等几处。

新安会馆、京江会馆是当时通城规
模最大的两所会馆，且都建有附属小学：
新安会馆建有“新安初小”（解放后并入
西濠小学）、京江会馆建有“京江旅通完
全小学”（即京江小学，解放后并入西街
小学）。

清咸丰、同治年间，有安徽徽州府商
人来通开设当铺，还有经营茶叶店、旱烟
店、酱园、木行的老板。这些店主在通捐
资建立了“新安会馆”（新安古邑名，在今
安徽省休宁县，相沿作为徽州府之别
称。徽州府辖六县，分别为：休宁、歙县、
祁门、黟县、绩溪、婺源。今绩溪属安徽
宣城市，婺源属江西上饶市）。徽商捐资
较多，他们除在城区建立了新安会馆，还

在城西购置田地近百亩、店房数处，每年
出租土地和店房的租金收入，作为同乡
公益及祭神聚餐的费用。同乡中如有人
患病、身故或有其他困难，都可申请补
助。凡属徽州籍的寡妇孤儿，生活无着
的，可以按月领到生活费。新安会馆在
城西还有义冢地，可以免费殡葬。每年
农历五月十三日在新安会馆做“关帝
会”。因为建立同乡会馆的目的就是团
结同乡、谋求公益、提倡义气，故同乡会
馆多数供奉关羽。

通城“京江会馆”建于清朝中期。“京
江”系镇江古名，人们多称它为“镇江会
馆”。该会馆有屋宇20多间，前有小戏
台，后殿之东有魁星阁，厅上有“义参天
地”四字横匾，后殿供奉关帝塑像。每年
农历五月十三日也做“关帝会”，会馆对

外开放。清末民初，在南通的镇江籍商
人经营有银匠店、茶食店、茶叶店以及绸
布店、南货店、五洋杂货店等。镇江人经
营的南货店最为有名。过去，南通南货
业用的衡器都是“镇江秤”，这种秤分两
不足，一斤只有 15.3 两（过去是 16两
制），但南货业都认可这种秤，不仅镇江
用，苏州以及苏中的扬州、泰州、南通等
地的南货业、铜锡业都用这种秤。南通
城南货业生意做得大的几个商户也都是
镇江人，他们对“京江会馆”捐资也比较
多。京江会馆附设京江小学，经费来源
大多靠同乡捐助及房租收入，镇江籍学
生可免收学费。教师多为镇江人，他们
教学认真、纪律严明，受到镇江籍人士好
评。解放后，京江小学由市人民政府教
育部门接管，并入西街小学。

通城历史上的两大会馆
□嘉玺


